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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到
港
工
作
之
初
，
便
被
香
江
政
商
名
人
的

﹁
奇
裝
異
服﹂
吸
引
，
前
特
首
曾
蔭
權
的
領

結
、
曾
鈺
成
的
中
山
裝
、
呂
志
和
的
前
進

帽
…
…
而
工
聯
會
榮
譽
會
長
鄭
耀
棠
從
不
離

身
的
馬
夾
讓
我
印
象
最
為
深
刻
。

棠
哥
是
香
江
名
人
，
講
起
話
中
氣
十
足
，
寬
邊

眼
鏡
後
的
眼
神
自
信
而
犀
利
，
每
次
露
臉
都
以
馬

夾
示
人
。
穿
上
馬
夾
的
棠
哥
特
別
精
神
，
真
想
像

不
出
來
不
穿
它
會
是
什
麼
樣
子
。
棠
哥
為
何
這
麼

喜
歡
馬
夾
？
這
個
疑
問
一
直
在
我
頭
腦
裡
繚
繞
。

前
不
久
與
棠
哥
吃
飯
，
因
為
熟
了
，
就
單
刀
直

入
問
他
：﹁
棠
哥
，
你
為
什
麼
這
麼
喜
歡
穿
馬
夾

呢
？﹂
他
憨
厚
地
笑
了
笑
，
答
道
：﹁
主
要
為
了

方
便
。
過
去
也
穿
過
別
的
衣
服
，
又
是
筆
啊
，
又

是
本
啊
，
馬
夾
有
許
多
個
袋
，
放
東
西
很
方

便
。﹂
同
桌
的
工
聯
會
會
長
林
淑
儀
搖
頭
反
對
，

大
揭
老
底
，
半
開
玩
笑
地
說
：﹁
不
對
，
棠
哥
是
為
了
讓
馬

夾
把
大
肚
子
罩
住
。﹂
我
定
睛
仔
細
察
看
，
棠
哥
的
身
形

並
不
特
別
富
態
，
用
馬
夾
來
美
化
形
象
的
可
能
性
不
大
。
我

想
，
馬
夾
作
為
棠
哥
的﹁
符
號﹂
，
最
大
的
功
效
是
代
表
他

與
基
層
大
眾
打
成
一
片
吧
。

棠
哥
告
訴
我
，
他
有
一
百
多
件
馬
夾
，
各
種
顏
色
的
，
最

貴
的
一
件
有
三
千
多
港
元
，
最
便
宜
僅
百
元
左
右
，
藍
色
和

黑
色
的
是
他
最
喜
歡
的
顏
色
。
同
桌
的
朋
友
開
玩
笑
：﹁
是

不
是
有
女
朋
友
給
買
的
啊
？﹂
棠
哥
知
是
大
家
尋
他
開
心
，

直
抿
着
嘴
樂
。
他
還
告
訴
我
，
逛
商
場
時
最
喜
歡
看
夾
克

了
，
所
有
夾
克
都
是
自
己
親
手
買
的
。

席
間
，
從
棠
哥
的
馬
夾
扯
起
，
大
家
都
對
香
江
一
眾
名
人

的﹁
符
號﹂
裝
束
品
頭
論
足
了
一
番
，
棠
哥
侃
侃
而
談
，
看

來
對
着
裝
打
扮
頗
有
心
得
。

我
對
政
治
家
的
着
裝
無
大
研
究
，
但
邱
吉
爾
口
含
的
大
雪

茄
、
卡
斯
特
羅
身
上
的
綠
軍
裝
、
列
寧
的
前
進
帽
、
斯
大
林

的
木
煙
斗
…
…
記
憶
深
刻
。
政
治
人
物
的
性
格
和
心
理
必
然

反
映
到
其
言
行
舉
止
上
，
在
選
舉
政
治
中
，
擁
有
着
裝﹁
符

號﹂
的
政
治
家
甚
至
能
更
多
吸
引
選
民
目
光
，
贏
得
選
戰
先

機
。

棠哥的馬夾

淘
書
之
樂
樂
無
窮
。
前
些
時
，
在
嶺
大
曾
講
一
場

﹁
少
林
寺
中
的
山
人﹂
。
這
些﹁
山
人﹂
，
是
指
一

些
撰
寫
少
林
故
事
的
作
家
，
全
以﹁
山
人﹂
作
為
筆

名
。
不
久
，
即
在
書
坊
中
淘
得
以
下
三
山
人
的
作

品
：

一
、
我
是
山
人
︽
五
省
刀
王
孫
玉
峰
︾
。

二
、
念
佛
山
人
︽
佛
山
鴻
勝
館
︾
。

三
、
禪
山
人
︽
鐵
掌
毒
琵
琶
：
一
傘
戲
群
兇
︾
。

除
這
三
山
人
外
，
在
研
討
會
上
，
我
還
提
出
另
兩
山

人
：
是
佛
山
人
、
同
是
佛
山
人
。
我
是
山
人
、
念
佛
山

人
、
是
佛
山
人
，
同
是
佛
山
人
俱
可
考
，
惟
獨
禪
山
人
，

不
知
何
許
人
也
。
不
可
不
知
的
是
，
以
上
五
位
山
人
，
除

我
是
山
人
乃
新
會
人
外
，
餘
四
人
籍
貫
都
是
南
海
、
佛

山
，
與
佛
山
關
係
殊
深
。
禪
山
人
雖
不
可
考
，
但
禪
山
是

佛
山
一
區
，
念
佛
山
人
便
在
一
所
叫
做
禪
山
小
學
教
過

書
，
現
時
佛
山
便
有
一
行
政
區
叫
禪
城
，
以
此
推
測
，
禪

山
人
可
能
就
是
佛
山
人
。
不
過
，
此
山
人
或
篤
信
佛
，
故

號
稱
為
禪
山
人
，
也
說
不
定
。

一
九
三○

、
四○

、
五○

年
代
，
湧
現
了
這
麼
多
山

人
，
同
寫
技
擊
小
說
，
實
是
一
奇
怪
的
現
象
。
而
他
們
為

何
喜
用﹁
山
人﹂
作
為
筆
名
？

﹁
山
人﹂
的
本
義
，
確
是
指
住
在
山
上
的
人
。
︽
荀
子

．
王
制
︾
：﹁
故
澤
人
足
乎
木
，
山
人
足
乎
魚
。﹂
後
來
一
些
文
人

雅
士
好
隱
居
山
林
，
遂
也
自
呼
為﹁
山
人﹂
。
南
朝
．
齊
．
孔
稚
珪

︽
北
山
移
文
︾
：﹁
蕙
帳
空
兮
夜
鶴
怨
，
山
人
去
兮
曉
猿
驚
。﹂
此

外
，﹁
山
人﹂
也
指
仙
家
、
道
士
，
蓋
此
類
人
多
居
於
山
上
也
。
北

周
．
庾
信
︽
道
士
步
虛
詞
︾
之
五
：﹁
移
黎
付
苑
吏
，
種
杏
乞
山

人
。﹂
如
此
清
高
隱
逸
之
士
，
學
者
士
人
每
喜
之
，
遂
以﹁
山
人﹂

自
稱
，
如
︽
明
史
．
戴
良
傳
︾
：﹁
良
世
居
金
華
靈
山
下
，
自
號
九

靈
山
人
。﹂
連
住
在
山
下
的
也
叫
山
人
了
。

廣
東
這
些
文
人
，
料
非
住
在
乜
乜
山
下
或
山
上
，
如
較
早
用
上
這

筆
名
的
，
應
數
晚
清
的﹁
我
佛
山
人﹂
吳
趼
人
。

吳
趼
人
是
佛
山
人
，﹁
我
佛﹂
指
的
當
是﹁
我
的
佛
山﹂
，
吳
趼

人
非
武
俠
小
說
作
家
，
但
一
班
後
輩
，
如﹁
是
佛
山
人﹂
鄧
羽
公
，

﹁
同
是
佛
山
人﹂
楊
大
名
，﹁
念
佛
山
人﹂
許
凱
如
，
俱
承
吳
趼
人

的
流
風
，
署
以﹁
山
人﹂
。
這﹁
山
人﹂
一
詞
，
當
是
一
詞
兩
義
，

即
是﹁
佛
山
人﹂
，
也
是﹁
山
人﹂
。

禪
山
人
寫
的
技
擊
小
說
，
迄
所
見
的
有
︽
少
林
五
梅
初
下
嶺
南
︾

︵
上
集
︶
、
︽
胡
亞
彪
大
鬧
武
當
山
︾
︵
共
五
集
︶
，
近
得
的
︽
鐵

掌
毒
琵
琶
︾
，
副
題
是
︽
一
傘
戲
群
兇
︾
，
是
否
尚
有
各
集
，
那
還

待
文
物
出
土
了
。
禪
山
人
這
部
技
擊
小
說
，
行
文
非
三
及
第
，
而
是

清
通
的
白
話
文
，
開
首
述
地
理
形
勢
，
頗
見
氣
勢
：

﹁
黃
沙
漫
漫
的
一
片
平
原
，
橫
阻
着
一
片
高
山
，
危
崖
高
聳
，
亂

石
嵯
峨
，
叢
叢
的
樹
木
，
與
生
在
石
隙
中
的
蔓
草
，
已
經
大
半
枯

槁
，
入
山
口
處
，
是
一
條
坎
坷
的
道
路
，
兩
旁
完
全
是
懸
崖
聳
壁
，

端
的
是
一
夫
當
關
萬
夫
莫
開
，
奇
險
非
常
。
這
便
是
河
南
省
中
牢
縣

的
一
座
有
名
關
口
，
名
叫
做
虎
欄
關
。﹂

看
這
筆
法
，
禪
山
人
古
文
根
底
亦
佳
。

此
君
定
誰
，
還
望
識
者
賜
教
。

所謂「山人」

最
近
接
受
著
名
國
際
教
育
機
構
邀
請
，
藉
個

人
的
親
子
經
歷
去
鼓
勵
年
輕
家
長
以
正
能
量
的

態
度
去
培
育
子
女
。
首
先
，
別
誤
會
我
的
兩
位

寶
貝
贏
在
起
跑
線
上
，
實
在
，
他
們
的
小
學
成

績
並
不
理
想
，
及
後
竟
能
考
進
世
界
頂
尖
大

學
，
身
為
媽
媽
的
我
抹
一
把
冷
汗
。

到
底
兩
小
鬼
是
怎
樣
過
來
的
？
我
又
做
對
了
些
什

麼
？檢

示
過
後
，
我
相
信
是﹁
願
放
手﹂
和﹁
開
眼

界﹂
。
孩
子
還
小
，
習
慣
每
年
舉
家
到
海
外
旅
遊
，

吃
喝
玩
樂
，
無
甚
建
設
。
終
於
我
想
到
要
好
好
利
用

暑
假
，
送
他
們
到
世
界
各
地
參
加
短
期
遊
學
課
程
。

哥
哥
是
開
荒
牛
，
第
一
年
誤
打
誤
撞
的
選
擇
到
英

國
，
仔
仔
口
中
的
寄
宿
家
庭
吝
嗇
，
午
餐
是
白
麵
包

夾
番
茄
，
果
汁
也
是
全
超
市
最
平
價
的
。
我
心
痛
卻

歡
喜
，
他
得
到
了
磨
練
。
結
果
，
他
學
懂
了
提
出
要

求
，
一
星
期
後
，
他
可
吃
到
芝
士
火
腿
三
文
治
。
妹

妹
也
不
甘
後
人
，
其
後
也
參
加
了
加
拿
大
的IT

證
書

班
，
我
相
信
她
能
夠
有
信
心
報
讀
麻
省
理
工
，
正
是

當
年
埋
下
了
伏
線
。

記
得
那
年
，
哥
哥
見
校
園
一
望
無
際
的
大
草
地
拚

命
狂
奔
，
竟
掉
進
一
個
地
洞
裡
，
送
醫
院
打
石
膏
，

他
體
驗
到
同
學
老
師
對
他
的
關
愛
，
他
也
對
傷
殘
人

士
更
了
解
，
更
笑
言
成
了
輪
椅
專
家
。
今
天
兩
人
朋

友
滿
天
下
，
當
年
認
識
來
自
世
界
各
國
的
同
學
們
成

了
強
大
的
人
際
網
絡
，
對
今
天
的
工
作
起
了
很
大
的

幫
助
。
遊
學
的
經
歷
豐
盛
了
他
們
的
人
生
。

暑
假
時
光
寶
貴
不
能
浪
費
，
如
果
你
也
願
意
放
手
，
讓
孩
子

開
眼
界
，
卻
未
能
負
擔
其
中
費
用
，
我
推
薦
你
的
子
女
參
加
由

群
力
資
源
中
心
、
中
國
人
民
解
放
軍
駐
香
港
部
隊
及
教
育
局
合

辦
的﹁
香
港
青
少
年
軍
事
夏
令
營﹂
。
這
是
香
港
唯
一
入
住
解

放
軍
粉
嶺
新
圍
軍
營
的
暑
期
活
動
，
主
旨
透
過
紀
律
訓
練
和
專

題
講
座
培
養
同
學
的
品
德
、
領
袖
才
能
，
以
及
刻
苦
、
自
律
、

守
紀
和
團
結
的
精
神
。
孩
子
有
機
會
體
驗
駐
港
部
隊
的
生
活
，

學
習
基
本
的
軍
事
知
識
和
技
能
，
以
及
國
防
的
認
識
。

如
果
你
的
子
女
正
就
讀
中
三
至
中
五
，
請
留
意
教
育
局
的
通

告
，
各
校
校
長
最
多
提
名
三
位
男
同
學
及
三
位
女
同
學
參
加
面

試
，
報
名
日
期
直
至
四
月
十
一
日
，
入
選
人
數
男
生
一
百
五
十

名
，
女
生
一
百
一
十
名
，
舉
辦
日
期
七
月
十
三
日
至
廿
七
日
，

費
用
全
免
，
更
可
獲
得
結
業
證
書
。
查
詢
電
話
：
群
力
資
源
中

心25440077

。

我
親
眼
所
見
不
少
本
來
無
甚
目
標
和
被
動
的
青
少
年
，
經
過

十
五
天
集
訓
之
後
變
得
主
動
、
上
進
和
孝
順
。
畢
業
禮
中
，
無

論
烈
日
當
空
，
還
是
傾
盆
大
雨
，
同
學
們
都
穿
着
整
齊
軍
服
，

在
嘉
賓
和
家
長
面
前
用
心
完
成
所
有
演
出
，
威
風
凜
凜
，
登
時

爹
媽
都
激
動
得
熱
淚
盈
眶
。
這
跟
我
在
海
外
參
加
子
女
暑
期
班

畢
業
禮
一
樣
的
激
動
，
這
種
快
感
歷
久
不
散
，
希
望
你
很
快
也

能
親
自
享
受
。

「願放手」和「開眼界」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幾
乎
每
早
都
去
中
央
圖
書
館
旁
的
運
動
場
跑
步

或
耍
太
極
。
那
兒
其
實
很
小
，
中
間
一
片
草
坪
足

球
場
，
四
周
是
條
緩
跑
徑
，
旁
邊
幾
個
網
球
場
，

加
個
沖
身
室
而
已
。
但
日
子
久
了
，
感
受
四
時
變

化
，
也
很
有
興
味
。

比
如
昨
天
就
上
演
了
一
幕
貓
捉
鳥
。
那
運
動
場
有
隻

黑
野
貓
，
蠻
高
貴
的
。
這
季
節
，
緩
跑
徑
旁
開
滿
杜
鵑

花
，
那
貓
卻
別
有
部
署
。
一
對
每
天
都
來
耍
太
極
的
老

夫
老
妻
說
：﹁
看
，
貓
要
捉
白
鴿
了﹂
，
於
是
大
家
停

下
來
看
。
原
來
趁
一
群
灰
鴿
子
在
草
坪
上
四
散
閒
蕩

時
，
那
黑
貓
已
靜
靜
潛
入
草
坪
，
以
豹
的
原
始
身
影
，

當
小
公
園
是
坦
桑
尼
亞
大
草
原
，
默
盯
上
其
中
幾
隻
鴿

子
。
貓
尾
在
草
地
上
左
右
來
回
擺
動
，
肚
貼
住
地
。
可

能
聽
到
人
們
在
背
後
笑
語
談
論
牠
，
不
時
回
過
頭
來
看

看
我
們
這
些﹁
觀
眾﹂
，
但
基
本
上
非
常
專
注
，
盯
住

一
眾
獵
物
。

這
樣
匍
匐
了
好
幾
分
鐘
，
只
有
一
隻
鴿
子
醒
目
，
見

勢
色
不
對
飛
走
了
，
其
他
的
仍
懵
然
不
知
危
險
，
悠
閒

地
散
步
、
啄
草
。
看
的
人
不
知
等
到
何
時
，
又
不
知
那

貓
是
不
是
來
真
的
，
等
來
等
去
都
不
動
，
不
看
了
，
跑

的
跑
，
舞
劍
的
舞
劍
，
推
手
的
推
手
。
我
因
為
正
對
着

貓
的
位
置
耍
太
極
，
少
不
免
分
心
看
了
牠
。
突
然
那
對
老
夫
老
妻

叫
道
：﹁
捉
到
了
！
捉
到
了
！﹂
我
也
看
到
了
。
黑
貓
對
準
一
隻

在
單
邊
的
灰
鴿
，
突
然
爆
發
衝
前
，
一
口
咬
住
鴿
子
，
再
飛
快
含

住
獵
物
跑
進
緩
跑
徑
後
面
的
雜
草
叢
中
，
幾
秒
就
消
失
。
大
家
興

奮
了
一
回
，
再
回
看
草
坪
上
的
鴿
子
，
像
沒
事
發
生
過
一
樣
。
當

牠
們
可
憐
的
同
伴
在
草
叢
裡
被
野
貓
肢
解
吞
噬
的
時
候
，
灰
鴿
們

仍
在
享
受
春
日
早
上
的
青
草
。
而
我
們
也
無
動
於
衷
，
繼
續
運
動

身
體
，
個
個
希
望
活
到
天
年
，
永
享
青
春
。

至
於
那
對
老
夫
妻
，
也
大
不
尋
常
。
老
夫
老
妻
，
對
了
幾
十

年
，
甚
麼
話
都
說
盡
了
，
相
對
無
言
的
多
。
這
一
對
卻
無
時
無
刻

不
在
說
話
，
真
是
沒
一
瞬
靜
默
冷
場
。
有
時
經
過
會
聽
到
，
多
是

講
些
家
常
閒
話
，
有
時
也
會
聊
些
時
事
八
卦
，
可
以
想
像
他
們
幾

十
年
來
，
世
間
事
都
談
遍
了
。
換
了
是
我
，
一
是
樂
死
，
也
可
能

累
死
。 獵 貓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
揚
州
因
其
獨
特
的
地
理
位
置

和
優
越
的
自
然
環
境
，
自
漢
代
至
清
代
幾
乎
經
歷

了
通
史
式
的
繁
榮
，
並
伴
隨
着
文
化
的
興
盛
。
揚

州
在
經
濟
上
曾
有
過
三
次
鼎
盛
，
第
一
次
是
在
西

漢
中
葉
；
第
二
次
是
在
隋
唐
到
趙
宋
時
期
；
第
三

次
是
在
明
清
時
期
。

前
年
底
乘
華
東
啖
蟹
之
旅
，
匆
匆
短
遊
揚
州
三

天
，
還
是
以
探
索
揚
州
美
食
為
主
，
未
及
細
遊
景

點
，
但
覺
意
猶
未
盡
，
遂
生
再
遊
之
念
，
還
要
選
在

春
遊
之
列
，
意
在
來
趟﹁
煙
花
三
月
下
揚
州﹂
，
可

又
需
配
合
遊
伴
日
程
，
只
能
於
三
月
中
成
行
，﹁
農

曆
三
月
下
揚
州﹂
變
成
了﹁
新
曆
三
月
下
揚
州﹂
，

人
生
無
奈
，
也
只
能
相
就
了
。

詩
仙
李
白
大
作
︽
黃
鶴
樓
送
孟
浩
然
之
廣
陵
︾
：

﹁
故
人
西
辭
黃
鶴
樓
，
煙
花
三
月
下
揚
州
。
孤
帆
遠

影
碧
空
盡
，
唯
見
長
江
天
際
流
。﹂
叫
世
人
對
揚
州

三
月
產
生
無
限
的
想
像
、
憧
憬
、
懷
憶
。

遊
伴
不
明
為
何
要
惆
悵
於
出
遊
時
間
、
也
對
煙
花

不

甚

了

了
。
還
是

要
多
謝
包

船
遊
瘦
西

湖
、
划
船

的
揚
州
船

娘
解
說
：
農
曆
三
月
，

柳
樹
開
滿
了
小
花
，
春

風
吹
動
柳
條
，
花
兒
飛

落
，
遠
看
如
煙
如
霧
；

春
天
，
柳
絮
楊
花
飛

舞
，
像
煙
一
樣
；
另

外
，
春
天
多
細
雨
，
有

時
還
有
薄
霧
，
雨
霧
濛

濛
，
也
如
煙
似
花
，
這

些
都
是
揚
州
三
月
的
美

好
春
天
景
象
！

煙花三月下揚州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稻花究竟會發放香氣嗎？很多人連稻花的模樣
也從未看過，當然答不上這問題。我們這些整天
在稻田裡打滾，從育秧到收割都像每天吃飯睡覺
那麼熟悉的，經常看着水稻花開花閉，田間陌上
也從未感覺到稻花香氣。這不管，反正詩人墨客
都如是形容，我們種地的也以此為雅，就這麼說
說沒啥關係。於是，位於廣州的華南農學院（現
名華南農業大學）有刊物叫《稻花香》，我班老
同學在母校建校百周年時捐建了「稻香廊」，在
校園內茶山廣場蓋了一座自行設計、施工的新穎
長廊；明亮開朗的中廳柱上，黑雲石金字的對聯
上書：「稻稔五洲賴有先師教澤；香飄百載還期
後學傳揚。」書法是廣東省書法學會梁鼎光教授
的大作。
癸巳歲晚，居廣州或附近地區的老同學相約在
石牌五山一聚，集合地點就是茶山廣場的稻香
廊。落成數年，兩廊花架上已纏滿了各種藤蔓；
勒杜鵑不管季節都開着各種顏色的花，金銀花不
在花期，看不到她的素顏；而炮仗花就一串串一
簇簇地掛在廊上了。到得最早的是住在五山區的
同學阿良和老高夫婦，本來有事不克前來的馬仔
也匆匆而來。約定時刻一到，抵埗的有十五位，
大家握手言歡，然後廊前拍照留念。
這十五位白髮蒼蒼或者牛山濯濯的老人，除了
三位是家屬，其餘的都是五十多年前農學院的畢
業生。我們一九五六年入學，六○年畢業，在學
的四年是內地政治運動最蓬勃的年代。剛在宿舍
安頓下來便是整風，跟着便是打蛇隨棍上的反
右。反右完了也沒有重返教室進行正常學習，而
是進行所謂的「教學改革」，上山下鄉。農學院

師生更義不容辭，立馬打好背包奔向農村向農民
學習。這時，恰值全國舉起「三面紅旗」，大躍
進讓水稻畝產躍上七萬斤；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很
快便吃到碗底朝天；總路線提出要多快好省、超
英趕美、一天要等於二十年。我們停了課，專注
搞水稻高產試驗田。整個農學系集中師生力量種
一塊特高產的「衛星田」，把地裡原來的底土挖
走，換上加入大量肥料的腐殖土，然後把多畝稻
苗移到一塊，用鼓風機在密集的稻株間吹風，還
在田上架起電燈，加強光照。好了，這樣以為既
在單位面積上增加了稻株數量，又為它們供給了
足夠的肥、水、光照和通風，高產自然可期，也
就達到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革命豪
情主觀願望。結果，到了收割了，請來了身兼農
學院院長、時任農業科學院院長的丁穎老先生來
監收，似乎滿有科學務實精神。但田頭上把還未
充實的稃粒連稈帶水秤起來也不夠幾百斤，鬧劇
草草收場。而我們這些宣傳幹部就連夜寫文章在
大字報、快報、院刊上報喜，把這又一顆「高產
衛星」哄上天。
那時被稱為「農業八字憲法」的是：水肥土種
密保管工。「水足、肥夠、土佳、種良、密度
高、植保妥、管理良、工具優」就達至高產。但
工業落後生產化肥不足，唯有靠動物糞尿，人和
畜吃的不多而且營養不夠，排洩的質量都差。因
此，想到了堆肥，通山的草皮都幾乎鏟光；寒冬
臘月，留在學校過「革命年假」，十度下的陰雨
天，跳進食堂後的池塘挖塘泥做堆肥。空空的肚
子沒有輸出多少卡路里，身子直打顫，腳板有時
還被從食堂丟下塘中的碎瓷片割傷。可是，一唱

「下定決心、不怕犧牲……」也就挺過來了。
我們照完了相，漫步走向「竹園賓館」，那是

華農大校內多間食肆之一，通常老同學回校集會
都在這兒聚餐。飯館旁的池塘一泓靜水，微波盪
漾，昔日飽孕着革命歌曲飄揚着戰鬥紅旗的景象
無復再現。藍天白雲下面停車場上有幾輛嶄新的
房車，一對夫婦推着嬰兒車，車上小娃子正吮着
肥壯的手指，他們飯罷正準備在池邊散步一會才
回去吧。在寬敞的飯廳裡，坐滿了顧客，也許有
不少是昔日農學院的師生員工。我們在預訂的廳
房裡，開懷暢飲茶山自製的綠茶或者農場出產的
乳品，飽啖石牌佳餚，一邊也自然回溯起半世紀
前的舊事，也正由於是在午餐時間便自然地說到
那春耕搶插的日子，為了爭取時間，我們吃在田
頭。身為總務的老高，中午時段挑了兩個木桶，
一邊是飯菜，一邊是開水。我們就在田基上，滿
身泥濘，匆匆把那限量的飯和沒有油的蔬菜幹
掉。今天，對着那吃不完的席上美點，只有請服
務員把它「打包」。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華南農學

院傳承了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
農學院的任務，為祖國培育農
業人才。設備、校舍並不充
裕，師生也不多，加上那時政
策多變，教育方針朝令夕改，
對科研和教學不單沒有多大促
進反而影響負面。下放農村，
看到的「三農」情況更是心
酸，土地貧瘠肥料缺乏產量奇
低，水稻畝產只有二三百斤。
但是，我們卻只能捫着良知不
能替農村老百姓說句公道話，
只能歌功頌德把農村農民和農
業描繪得一片如詩美地世上桃
源。

廣東省的農業科研教學基地從一間很小的試驗
場發展成解放後的農學院。國家改革開放後，石
牌的農學院舊貌換新顏，現在是廣州市校園面積
最大的高等院校，五百五十三公頃上各種建築設
施鱗次櫛比，一千七百多位教學人員在辛勤工
作，近四萬名學生和五千多名研究生在認真學
習。廣袤的校園內草海片片鳥語花香，最著名的
有紫荊林和夾道的紫荊樹，香港的市花紫荊看來
在這兒才找到最壯觀的駐地。
農學院的成長和發展反映了祖國的邁進。我們

的水稻畝產已經超過千斤而向一千公斤進軍，人
民的糧食和副食都基本自給，當然我國幅員廣
闊，不同地區的發展進度有異，農業工作需要大
力發展，農業工作者也大有可為。農學院建校百
年，她的命運和歷程也正反映着古老祖國經歷過
的苦難、屈辱和堅強的反彈。在這充滿着壯麗景
色和生命豪志的校園內，不僅僅可以感受到稻花
的馨香，而且可以聽到稻榖豐收的凱歌，正是：
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歡聲一片！

稻花香裡說當年

百
家
廊

韋

剛

永
不
滿
足
是
人
性
。
銀
河
娛
樂

︵0027

︶
宣
布
去
年
盈
利
突
破
百
億

元
，
是
個
天
文
數
字
，
且
首
次
派
息

七
毫
。
然
而
，
宣
布
後
銀
娛
股
價
卻

下
跌
。
當
然
市
道
不
就
是
下
跌
原
因

之
一
，
但
股
友
趁﹁
好﹂
消
息
出
貨
是
下

跌
原
因
之
二
。
最
多
聲
音
的
是﹁
賺
百
億

嫌
少
，
以
前
沒
息
派
，
新
增
首
次
派
息
也

嫌
不
夠
。﹂
其
實
，
首
派
息
是
好
的
開

始
，
有
了
第
一
次
就
會
陸
續
有
息
派
。
說

實
話
，
也
未
必
人
人
貪
派
息
的
。

銀
娛
主
席
、
古
稀
之
年
的
呂
志
和
思
維

依
然
十
分
清
晰
，
他
認
為
個
人
遊
利
港
經

濟
，
搞
亂
香
港
只
是﹁
少
數
人
意
見﹂
。

他
期
望
港
人
理
性
、
善
意
對
待
個
人
遊
旅

客
。最

近
特
意
抽
空
到
旅
遊
熱
門
點
走
一

轉
，
意
外
地
發
覺
昔
日
十
分
旺
盛
的
街

道
，
竟
然
出
現
不
少
吉
舖
，
而
某
些
街
道

竟
有
多
間﹁
特
賣
店﹂
。
要
知
道
所
謂

﹁
特
賣
店﹂
是
靈
活
的
業
主
在
未
有
合
適
租
客
之

時
，
為
免
吉
舖
丟
空
採
取
臨
時
短
期
租
約
作
特
賣
場

減
少
租
項
損
失
。
香
港
是
典
型
市
場
經
濟
城
市
，
對

外
開
放
。
尤
其
是
世
界
旅
遊
購
物
之
都
，
對
於
來
港

旅
客
當
然
是﹁
倒
履
歡
迎﹂
也
來
不
及
哩
。
小
撮
別

有
用
心
的
搗
蛋
者
，
上
月
在
廣
東
道
所
謂﹁
示

威﹂
，
惡
言
對
內
地
同
胞
遊
客
的
不
文
明
行
為
，
雖

然
是
極
少
數
人
，
惟
透
過
媒
體
報
道
，
對
全
球
發
放

負
能
量
而
造
成
極
端
壞
效
果
，
尤
其
是
內
地
同
胞
不

少
轉
往
歐
美
旅
行
購
物
去
，
何
必
到
受
氣
之
地
自
討

苦
吃
？
再
加
上﹁
那
些
業
主
漫
天
開
價
加
租
，
生
意

人
無
法
打
響
算
盤
，
最
後
當
然
執
笠
他
去
，
又
或
者

乾
脆
休
業﹁
上
岸﹂
唔
撈
啦
，
又
或
者
轉
入
內
地
開

業
，
面
對
的
是
多
億
消
費
者
，
生
意
額
大
多
了
。
最

近
聽
不
少
有
心
人
勸
香
港
人
要
理
性
，
不
要
亂
搞
亂

來
，
否
則
香
港
會
自
倒
己
米
，
光
吃
老
本
，
最
後
連

老
本
也
吃
完
了
。
怨
誰
也
無
用
。

幾
經
努
力
爭
取
普
選
本
是
值
得
高
興
的
事
。
殊
不

知
又
為
了﹁
提
名﹂
爭
拗
一
番
，
沒
完
沒
了
。C

Y

向

中
央
爭
得
香
港
全
體
議
員
赴
上
海
，
且
有
機
會
面
對

面
與
領
導
交
換
意
見
、
表
達
意
見
。
這
是
多
難
得
機

會
呀
。
希
望
各
黨
各
派
議
員
珍
惜
機
會
，
理
性
務
實

共
同
為
香
港
圓
普
選
夢
。

內
地
與
台
灣
簽
署
服
務
貿
易
協
議
，
其
實
是
雙
贏

之
舉
，
尤
對
疲
弱
的
台
灣
經
濟
實
在
有
利
。
可
惜
台

灣
學
生
及
民
眾﹁
反
黑
箱
服
貿﹂
示
威
行
動
，
要
協

議
退
回
重
審
。
幸
而
這
只
不
過
是
極
少
數
一
小
撮
人

而
已
。 理性務實求發展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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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技擊小說，是稀本了。
作者提供圖片

■■瘦西湖瘦西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前農學院畢業生和親友攝於校園內。 作者提供圖片


